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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现实的理想之美
——论唐伯虎的仕女画

何煦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风流才子唐伯虎，作为历史上一位颇有话题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才华也许反而为众人所忽略。事实上，他的绘画种类繁多，

功力深厚，特别是仕女画，不但体现出他深厚的文人画底蕴，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在当代也不过时，能够引起人们内心情感的共鸣，极

具感性之美。文章将从唐伯虎仕女画中所体现出来的现象特征入手，再结合唐伯虎的人生经历，包括他的爱情，他的人生理想等方面，来

解读他的仕女画中美感呈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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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可谓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被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

由于唐伯虎名声太响，故事太多，所以大家可能忽略了他的艺术造

诣，事实上，他是一位真正的人物画大师，并且，在仕女画上具有

开创性的发展。在清代的画史著作《明画录》中，作者徐沁已经评

论过唐伯虎的人物画“在钱舜举下，杜柽(杜堇)居士上”，把他的

画与前朝大画家钱选与同时期人物画大师杜堇相对比，董其昌跋唐

伯虎的《梦筠图》称“娟秀姿态虽李龙眠复生不能胜此”（《大观

录•卷二十》），可见，唐伯虎的人物画地位的确不俗。

唐伯虎的人物画，风格大体上分为两种，一是线条劲细，敷色

妍丽，气象高华，出自南宋院体画风。如他的《王蜀宫妓图》：仕

女体态匀称优美，削肩狭背，柳眉樱髻，额、鼻、颇以“三白法”

晕染，突出了宫女的浓施艳抹。衣纹用细劲流畅的铁线描，整幅画

施以浓艳的工笔重彩，显得绮罗绚烂。把宫妓们竞相装扮，斗绿争

绯的情态刻画得生动入微。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唐伯虎的另一种是画风，这在当时是一

种革新的人物画风格，但事实上，作为审美对象而言，它的表达方

式其实更容易被我们现代人所理解。这种画风脱胎于南宋院体画风

格，兼有写实与写意两种方法。唐伯虎把宋代李公麟行云流水描和

颜辉的折芦描参合使用，笔墨流动爽利，转笔方劲，线条抑扬起

伏，颇具韵味。但同时，人物的衣着样貌又清晰美丽，形态端庄，

看起来非常的打动人心。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秋风纨扇图》，《牡

丹仕女图》以及《李端端图》等。这种画风与传统院画的工丽相

异，但胜在简逸高雅，且富有韵律感。画中的美女活灵活现，独具

神韵，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就算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是异

常的美丽动人。这是种对女人发自内心营造出来的美感，使我们不

禁联想到了唐伯虎的风流韵事。其实，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些关于唐

伯虎的风流韵事，实为后人杜撰的坊间传闻而已。

从古代开始，唐伯虎那些莫须有的情感故事，便已在他的故乡

苏州流传不少。最早的，有明末曲家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

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

继而又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

舫缘》杂剧。在乾隆、嘉庆之后，苏州民间的评弹艺人口中常唱

《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

等。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明末写手冯梦龙所推出的原版剧本

《唐伯虎点秋香》，从此，这段姻缘佳话流传千古。但据后人考

证，秋香确有其人，她比唐伯虎大十几岁，但并非华府的丫鬟，而

是当时的名妓。她与唐伯虎有过几面之缘，据说在她嫁人的时候，

唐伯虎曾为她创作过一首诗。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其他瓜葛。

唐伯虎正真的，也是唯一的爱人，其实是后来他续娶的一位叫

做沈九娘的苏州名妓。当时年近四十的唐伯虎经过一番颠沛流离，

终于在患难之中遭遇了他人生之中第一位，也是仅有的一位红颜知

己：沈九娘。九娘端庄文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艺过人。俩人

情投意合，琴瑟和谐。随后，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屋，取名桃

花庵（遗址在今桃花坞大街），夫唱妇随，以伯虎卖画维生，到也

过得清幽自在。唐寅曾作诗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

仙，……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

愿鞠躬车马前。”后来，唐伯虎与沈九娘喜获一女，唤名儿桃笙，

三口之家，十分恩爱。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就在公元1509年，由

于苏州洪灾，一家人的生活步履维艰，全靠沈九娘苦心撑持，但后

来，九娘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不久离世。佳人既已归西，才子也

已无意续弦。两年之后，唐伯虎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人生，于是皈依

佛门，号六如居士。从此终日以名山大川为伴，孤独终老。据说，

唐伯虎的所有仕女画的原型，皆来自这位沈九娘。

我们来看看他笔下的《牡丹仕女图》或者《嫦娥执桂图》，画

中女子的长相姿态不仅漂亮，而且姿态尤其生动优美，极具风韵，

丝毫没有呆板虚无之感，大概，九娘最美丽的模样在伯虎心中已经

铭刻在心了。当一个人用绘画来抒发感情的时候，画面如果过于精

细，动作如果过于局促，必定会阻碍情感畅快的抒发，唯有通过中

国画中独有的写意用笔，情感的倾泻方能畅快淋漓，才能把这情感

完全融入绘画之中。

  唐伯虎对感情的真挚与专一成就了他仕女画人物形象的真实

动人，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他的人物画可能还不会

有太大的突破。其实，除了对感情的专一与执着成就了唐伯虎的人

物画风格以外，他自身的坎坷经历，也是形成他仕女画风格的一个

重要因素。

唐寅（1470年—1523年），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

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字伯虎。出生于商贾世家的唐寅，幼年

便懂得刻苦努力，考取功名，加上自身聪明绝殊，文才极好，熟读

四书、五经，并博览史籍，11岁之时便能写得一手好字，且诗书画

样样精通，青春年少时的伯虎春风得意，风流倜傥又狂放不羁。唐

寅在16岁时便考中秀才，在29岁时更高中乡试头筹解元，为众多

乡邻所仰慕。其友祝允明在《唐子畏墓志铭》称其：“童髫中科第

一，四海惊称之。”可惜，就在唐寅以为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夜赏尽长安花”之时，赴京会试之际，却因同行的江阴巨富徐经科

场受賄被累下狱。出狱后，唐寅被谪为浙吏，但他奋然拒绝为官，

并以诗怒言：“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

以窃衣食！”唐寅的妻子徐氏眼看他功名无望，遂与之反目仳离。

后来，唐伯虎又投宁王朱宸濠幕下，但发现朱有谋反之意，即脱身

返回苏州。看透了官场黑暗的唐寅，从此彻底放弃功名，寄情翰

墨，以鬻文卖画为生。到了晚年，失去九娘的唐伯虎更是看破红

尘，出家为僧，自号六如居士。

从唐伯虎这一生的戏剧化遭遇推测，他也许和众多怀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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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无可厚非，但值得肯定的是，心理的距离的确直接决定着审美

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展开。所以，爱德华•布洛认为：在欣赏和创作

中最好的是最大限度地缩短距离，但又始终有距离。“距离过度”

是理想主义艺术常犯的毛病，它往往意味着难以理解和缺少兴味；

“距离不足”则是自然主义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艺术品难于脱离

其日常的实际联想。艺术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它在本质上是

形式主义的和反写实主义的。这种较为中和的观点有利地拨正了关

于“分享者”与“旁观者”谁更优越的争论。英国著名的诗人雪莱

也曾在《沉希》的序言中写道：

这个关于沉希的故事的确阴惨可怖，把它不加修饰地表现在舞

台上一定是难以容忍的。任何人要采用这一题材，都必须增加一些

理想的成分，尽力减少实际情节的 ，只有这样，从存在于这些剧

烈的痛苦和罪恶里的诗意所获得的快感，才有可能减轻在看到造成

这些痛苦和罪恶的道德缺陷时所产生的悲痛。

艺术必须把实际情况的恐怖与欣赏者拉开距离，只有这样，才

能获得审美愉悦，这正是心理距离发挥的“妙用”。

三
那么，如何才能让悲剧与生活“距离化”呢？朱光潜先生总

结了几种重要的手法：（1）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所以希腊的悲

剧一般取材自荷马史诗和民间神话。（2）人物、情境与情节的非

常性质。俄底浦斯杀父娶母，安提戈涅在渎神与违犯国法之间作出

选择，这是一般很少可能遭逢的不幸。（3）艺术技巧与程式。比

如“三一律”，这显然是非写实主义的。《雷雨》中会在某一时段

揭示所有人的恩怨情仇，完结所有人的命运，一切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化为乌有。（4）抒情成分。悲剧是诗歌体写成的，庄重华美的

辞藻、和谐悦耳的节奏和韵律、丰富的意象和辉煌的色彩——这一

切很少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哈姆雷特那段关于“生存还是毁

灭”的著名独白就是典型的例子。（5）超自然的气氛。神怪气氛

加强了悲剧感，是我们的想象驰骋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哈姆雷

特》中的鬼魂就是明证，这显然与我们实际生活存在相当程度的

距离。（6）舞台技巧和布景效果。舞台装饰了世界，演员穿着厚

靴，戴着面具挥动右臂表示骑马，弯曲两指在空中弹动表明那是在

敲门。客观地讲，朱光潜先生总结的使生活“距离化”的手法应该

是正确的，但核心只有一个——心理的距离。

总之，心理的距离是审美经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心理距

离运用不当，创作者和欣赏者获得审美愉悦的过程和结果都会大打

折扣，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和被接受都离不开生活的“距离化”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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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人一样，内心无比苦闷，所以选择情寄书画。如果当年曹植写

《洛神赋》是为了以赋托意，表达他与帝王之位的无缘，以及胸中

的无奈、悲哀与愤闷。那么，唐伯虎的仕女画也与之有异曲同工之

妙。

他的《秋风纨扇图》取消了传统仕女画惯用的工笔设色技法，

而以水墨代之，淡墨染衣带，浓墨画发髻，浓淡枯湿，恰到好处，

墨韵生动。图中仕女手持纨扇，于秋风渐起之时，在庭院中徘徊，

脸上愁云微露。女子衣纹用笔顿挫转折，纵逸潇洒，寥寥数笔便将

佳人“秋扇见弃”的哀情刻画的淋漓尽致。此画背景处理极为简

括，仅以坡石一角，上侧缀有双钩细竹，疏疏落落，给人以空旷萧

瑟、冷寞寂寥的感受。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气韵生动，而人物画的精

髓在于传神写照。唐伯虎的这幅写意仕女画，非常巧妙而适当的把

中国文人山水画中的规则用在了人物画中，是中国古代人物画中少

见的突破之举。从画左上部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

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可以推测，唐伯虎此

画的用意在于：把汉成帝妃子班婕妤色衰恩弛的故事，对照纨扇在

秋风起后被搁弃的命运，来抨击世态的炎凉。显然，这正与唐寅个

人生活的不幸遭遇有关的。画中女子一脸的衰怨，以及周围的萧瑟

气象，足以让我们体会到唐伯虎所经历过的那段人生。

唐伯虎始终记得九娘的美貌，他的爱情热烈而专一；唐伯虎也

和众多的文人一样，内心有一个完美的理想。唐伯虎把他的最爱与

他的理想投射在了他笔下的美丽女子形象中，所以，他要用最美丽

的方式来绘制画中的女子，这两种情感的混合让他的仕女画呈现出

非常难得的既写意又唯美的气质。当唐伯虎提笔创作时，一种不可

抗拒的精神，过滤掉一切的不愉快，一切的阴暗，一切的烦恼……

把他的理想，他的希望，他的感性，他的真与善……融合在一起，

在那个瞬间，化为一股灵魂，把他带入了一个为自己营造的超越现

实物质的意境之中，凝聚为他的写意仕女画。

现在，唐伯虎与他的那个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们仍然能

够通过他的仕女画，深切的感受到他曾经的情感，曾经的起伏。画

面的感性与美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身份置换，重新去体验发生

在他身上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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